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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大地回春。喀喇昆仑山脉腹地依旧

冰封千里。国道 219 线像一条巨龙，隐没在沉

沉夜色里。

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和田边境管理

支队赛图拉边境派出所，海拔 3780 米。门口

的巨石上刻着 10 个字——“新疆南大门，昆仑

第一所”，格外醒目。

民警殷欢笑紧了紧大衣领口。他的嘴唇

发紫，指甲轻微凹陷——这是在高原待久了的

印记。

手机响了。

110 指挥中心转来警情：“一辆货车在距

离派出所 70 公里处发生故障，冲下路基，需要

救援。”

殷 欢 笑 看 了 眼 时 间——23 时 47 分 。 转

身，跑进值班室，拿上装备，叫醒同事。两分钟

后，警车冲出院子，消失在风雪里。

这一夜，他们不知要走多久，不知风雪会

怎样肆虐。但他们知道，被困的司机一直在等

待。这条路上，他们是过往群众重要的依靠。

这条路，就是新藏公路，国道 219 线的核

心段——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一条海拔极

高、道路极险的高原公路。

70 年前，也是 3 月。1956 年 3 月，新藏公

路正式开工建设。这条连接新疆叶城与西藏

拉孜的“天路”，在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的生

命禁区动工，仅用 19 个月便全线通车，创造了

高寒地区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70 年后，当年的砂砾路变成了柏油路，小

道拓宽成国道。不变的，是这条路与生俱来的

使命——它是边防之路，是生命之路，是守护

之路。

而殷欢笑和他的同事们，正是这条“天路”

上坚定的守护者。

在这儿工作，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从叶城出发，一路向南。

海拔表上的数字不断攀升——1000 米、

2000 米、3000 米……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渐

渐变得沉重。窗外，赭褐色的山连绵不绝，没

有植被，只有裸露的岩体和终年不化的积雪。

穿越昆仑一号、二号隧道，行驶 120 多公

里后，我们抵达新藏公路上的第一个卡口——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库地边境检查站。

这里是新藏公路的咽喉要道。每天，少则

数千、多则上万人经过这里。最多的一天，检

查站的民警们检查了 1.2 万人次，从清晨忙到

深夜，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继续向南。前行 170 多公里后，就是赛图

拉边境派出所。派出所成立于 2015 年，在编

55 名民警，来自 17 个省份，平均年龄 30.5 岁。

所长曹程，甘肃庆阳人，在高原上已待了

多年。他指着身后的营区说：“在我们这儿工

作，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语气平静而深沉。

这里的寂寞，是方圆几百公里不见人烟，

是终年不化的雪山，是无边无际的戈壁，是含

氧量不足平原 40% 的空气，每走一步都要承受

缺氧的煎熬。

更让民警们牵挂的，是两地分居的家人。

即便家在和田，距离也有近 700 公里，一年只

能回家三四次。

为了排解乡愁，派出所在进门处贴满了民

警家人的照片。每个宿舍的门牌上都贴着家

乡的地标——江苏盐城的丹顶鹤、甘肃庆阳的

黄土塬、福建莆田的妈祖庙……

巡逻回来的曹程，有时会在宿舍门口驻足

片刻，伸手摩挲那张庆阳黄土塬的照片，再推

门进去。

民警李英杰，河北邢台人，1995 年出生。

2017 年 10 月 ，刚 入 伍 的 他 主 动 申 请 来 到 赛

图拉。

“下车的时候，除了呼吸有点沉，我觉得也

没什么，还想着高原的风景一定很美。”回忆起

初来乍到时，李英杰笑了，“住了一晚上之后，

才知道高原的厉害。走路走几步就喘，上楼梯

没几步心脏就跳得不行。晚上根本睡不着，半

夜还会头痛心慌。”

后来他发现，身体的不适只是小事，真正

的挑战在巡逻的路上。平均每周巡逻四五次，

不少时候要去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偏远山口。

车 辆 到 不 了 ，只 能 徒 步 ，有 时 一 走 就 是 一 整

天。在没膝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喘气像拉

风箱，冻得手脚僵硬，连说话都困难。

每当走不动的时候，李英杰就抬头看看远

处的雪山，想想自己为啥守在这儿，就有了继

续前行的动力。

向南，向南，继续向南。到达海拔 4280 米

的和田边境管理支队大红柳滩边境警务站。

该警务站辖区面积达 2.38 万平方公里。什么

概念？民警们每月至少巡逻一次，每次要走五

六天，里程动辄 2000 公里。只要出去巡逻，海

拔就在 5000 米以上。有时在野外扎营，连一

口热水都喝不上。

民警舒余峰，1997 年出生，云南文山人。

2019 年，年仅 22 岁的他主动从云南申请来到

新疆。当时正是冬天，冰雪覆盖了路面，车辆

频频打滑，时不时就要下来推车。从和田市出

发，整整走了 3 天才到达大红柳滩。

初次见面，一片荒凉——商铺只有 10 家

左右，放眼望去全是戈壁和雪山，晚上亮着灯

的只有警务站。

“那种孤独感，真是很难形容。”舒余峰记

得，时任站长阿巴白克力戴着“雷锋帽”、披着

大衣，站在雪地里迎接新同志的到来。他快步

上前，紧紧抱着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终于来

了！这里的几个人啊，我都见腻了！”

从生死救援到温暖细节

2025 年 12 月，康赛达坂。雪下得没完没

了。零下 30 摄氏度的深夜，风把雪片吹成一

道道白箭，打在脸上生疼。

李英杰刚躺下没多久，手机就响了。急促

的铃声在寂静的值班室里格外刺耳。

“警察同志，救救我们……”电话那头的声

音断断续续，带着颤抖，“我们的车侧翻了，两

个人被困……快冻僵了……”

李英杰一骨碌爬起来，叫醒两名同事，开

着警车冲进茫茫雪夜。

从赛图拉边境派出所到康赛达坂，平时一

小时的路那天开了将近两个小时。大雪封山，

路面早已被覆盖，只能凭记忆摸索前行。到达

坂脚下时，车再也开不动了——积雪没膝。

“下车，走！”3 个人跳进雪地里，深一脚浅

一脚地往前跋涉。风太猛了，眼睛根本睁不

开，只能眯成一条缝辨认方向。雪灌进鞋里，

瞬间化成冰水。每走一步，脚底都钻心地疼。

缺氧让人头晕目眩，只能扶着路边的岩石，大

口喘着粗气，一步一步往前挪。

走了大概 3 公里，他们才找到那辆车。一

辆越野车侧翻在路基下，车身半埋进雪里。

他们扑过去，扒开车门。两个人蜷缩在后

座，身体已经僵硬，嘴唇发紫，意识模糊。

李英杰脱下自己的大衣，裹在其中一人身

上。他的手套早已磨破，手指冻得发紫，却始

终紧紧攥着救援绳，嘴里反复念叨着“再坚持

一下，再坚持一下”。同事也把自己的大衣脱

下，给另一人盖上。氧气瓶、热水、搓手搓脚

——所有的急救手段都用上了。

5 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把两人抬出达坂，

送上赶来的救护车。

在大红柳滩边境警务站，这样的夜晚不止

一次。

2025 年 10 月底的一天，凌晨 3 点，风雪交

加。站长张道峰和舒余峰处理完警情返回途

中，在奇台达坂下的一个弯道，突然发现一辆

货车撞在土坡上，一个人倒在路边，一动不动。

“停车！”张道峰跳下车。

司 机 脸 色 惨 白 ，嘴 唇 乌 青 ，身 体 已 经 失

温。张道峰二话不说，脱下自己的大衣裹住司

机，把对方冰凉的手塞进自己怀里暖着。舒余

峰跑去车上拿氧气瓶，给司机吸氧、喂热水、搓

手搓脚。

10 分 钟 后 ，司 机 慢 慢 睁 开 眼 睛 ，看 见 他

们，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紧紧抱住张道

峰，嚎啕大哭，一遍遍地说：“谢谢你们……是

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原来，这个司机从西藏往新疆方向走，一

个人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疲劳驾驶加上高原

反应，在弯道上失去了意识。

“天路”之上的守护，从来不只是惊心动魄

的生死救援，还有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暖。

2025 年 7 月，赛图拉边境派出所接到一起

报警：一辆拉鱼的货车起火了。大火被扑灭，

但一车的鱼因缺氧奄奄一息。司机蹲在路边，

急得满头大汗：“完了，完了……这是我全部的

家当啊……”

曹程走过去，拍拍他的肩：“别急，我们一

起想办法。”他掏出手机，挨个联系辖区商铺，

一家一家地问要不要鱼。没卖完的，民警们自

己掏钱买下来。

司机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非要送一些鱼

给他们。曹程摆摆手，笑了：“心意领了，我们

是警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民警们说，在这条“天路”上，守护从来不

是单向的付出。

大红柳滩的商铺老板，每天都会给警务

站送一壶热水，说“这么冷的天，你们得喝口

热 的 ”。 西 藏 多 玛 乡 的 藏 族 老 奶 奶 ，每 次 见

到民警都会颤巍巍地塞一块酥油茶，用不太

流利的汉语说“孩子，辛苦了”。路上过往的

旅客，总会叮嘱他们“海拔高，还是要注意身

体”……

这些“天路”上的守护者，用一次次挺身而

出，把萍水相逢焐成了血脉相连。

用坚守和信念，成为最可爱的人

2018 年 ，公 安 边 防 部 队 集 体 退 出 现 役 。

从边防武警到国家移民管理警察，脱下军装，

换上警服。身份变了，但肩上的责任没变——

从“守边境”到“守群众”，从“保国土”到“护民

生”，使命更具体，责任更沉重。

去留之间，考验着每一个人的初心。

曹程本有机会回到甘肃，结束与家人的

两地分居。那个夜晚，他独自站在派出所门

口 ，望 着 远 处 沉 默 的 雪 山 。 月 光 照 在 雪 地

上 ，泛 着 清 冷 的 光 。 他 在 那 里 站 了 很 久 ，

很久。

手机在口袋里反复震动，那是妻子发来的

信息，问他：“回来吗？”

他终于拨通了电话，只有平静的四个字：

“不回去了。”

为什么？面对我们的追问，这位在高原上

待了多年的西北汉子没有高谈阔论，只是指了

指营房门口那块刻着“昆仑第一所”的巨石，

说：“边境总得有人守。我不守，你不守，总得

有人守。”

从东海之滨来到喀喇昆仑之巅的殷欢笑，

“转改”那年，退伍手续已经办好，却因一场突

发的救援任务选择留下。这些年来，孩子出

生，他不在；妻子生日，他缺席。但群众的每一

次呼救，他从未缺席。

赛图拉边境派出所的阳光房里，三角梅开

得正艳。在海拔近 4000 米的高原上，种活一

棵花木不容易。民警们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

这些坚韧的花。

“ 这 是 生 命 的 象 征 ，也 是 我 们 精 神 的 镜

子。”曹程常对民警们说，“咱们这儿缺氧，但从

来不缺精神。”

这份精神，源头活水究竟来自何方？

沿国道 219 线向南，在海拔 4280 米的康西

瓦达坂旁，一片苍茫的陵园静卧在雪山环抱之

中。这里是康西瓦烈士陵园，长眠着为保卫和

建设祖国边疆献身的上百位烈士。每年新民

警上山，第一件事是向烈士报到；老民警调岗，

最后一程是向英烈告别。

曹程曾独自在陈祥榕烈士生前所在连队

的营区宿舍久久伫立。那八个字“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一笔一画刻在他心上。“十八九岁，

那么小。”他转身望向远方，“他们用命守住了

这片土地，我们守的这条路，就是通往他们墓

地的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守着？”

视 线 越 过 陵 园 ，向 更 高 处 仰 望 。 海 拔

5380 米的神仙湾哨所，像一枚钉子钉在蓝天

之上。那里常年飞雪，四季如冬。

虽然分属不同系统，但移民管理警察与哨

所的官兵，共同托举着这片山河的安宁。有时

巡逻途中远远望见，或是偶尔在山路上相遇，

没有多余的话语，两群人会在风雪中，互相庄

严地敬一个礼。

李英杰说：“每次巡逻走不动了，抬头看见

山上的哨所，看见那面五星红旗还在飘，心里

一下就踏实了。他们在更高的地方守着，我们

在路上守着，我们守的是同一片山河。”

每当在巡逻途中远远望见神仙湾的哨楼，

张 道 峰 就 会 想 ：“那 里 海 拔 比 我 们 这 儿 还 高

1000 多 米 。 想 想 那 些 战 士 ，我 们 这 点 苦 算

什么？”

2025 年 ，赛 图 拉 边 境 派 出 所 接 处 警 780
起，其中求助类警情占 45%；大红柳滩边境警

务站一年救下 40 人……这些数字背后，是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是一个个重获团圆的家。

70 年前，筑路大军用铁锹和镐头在“生命

禁区”开凿出一条“天路”。

70 年后，他们的后来者——这群年轻的

移 民 管 理 警 察 ，用 青 春 和 热 血 守 护 着 这 条

“天路”。

离开赛图拉边境派出所的那个黄昏，殷欢

笑正准备带队出发巡逻。窗外，雪山无言，大

道向前。

我在“天路”守护你。

他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条地理意义上

的路，而是祖国领土寸土不让的尊严，是途经

这里的人民群众的安危，更是在高原稀薄空气

中永远炽热的信念。

这些扎根雪域高原的年轻人，用他们的坚

守和信念，成为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我在“天路”守护你
贺   勇   阿尔达克

从心理学的视角看，许多明

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者，通常都是

从侥幸开始，以后悔告终。

《后汉书》曰：“上智不处危以

侥幸”。《礼记》云：“小人行险以侥

幸”。古人用面对危险时是否心

存侥幸，来区分一个人是“上智”

还是“小人”，可谓切中肯綮。古

人所言，恰恰与现代犯罪心理学

的有关解释相一致：侥幸心理往

往呈现出认知扭曲状态，不少罪

犯在权衡作案利弊时，常将微小

的成功概率进行主观放大，上升

为足以支撑其冒险行为的心理胜

率。于是，他们编织起看似“精

密”实则错误的自我认知网——

或自觉手段高明可以躲过监管，

或 以 为 做 事 隐 秘 只 有“ 天 知 地

知”，或幻想“法不责众”能够规避

惩罚。存侥幸心理的人如果偶尔“成功”，更不会就此

而停下，反而更容易受到“鼓励”，进而再次尝试。此种

状态下，侥幸心理让人在虚幻的安全感中步步沉沦，直

至万劫不复。好比在极具风险的冰河上跳舞，冰面或

能暂时承受舞者的重量，但每一次舞动都是对冰面坚

固度的破坏，若持续舞动，终将踏破冰面，掉入冰窟之

中。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犯下罪错，终将受到

应有的惩罚。

对铤而走险者来说，如果侥幸是面对未知前路的

“风险投资”，后悔则是这笔“投资”遭遇亏损的滞后代

价。后悔是人性中幽微的自省之光，其实质不仅是对现

实结果的确认，更是对以往罪错的悲怨。虽能带来短暂

或长期的痛苦觉醒，却难以真正治愈创伤。它或可“吃

一堑，长一智”，却无法消弭已经产生的后果。一个人犯

下过错后，即使有着最深切的悔恨，也难以改变既成事

实，更无法抹去对国家、社会和他人造成的伤害。

古往今来，因受侥幸心理驱使铤而走险、最终跌入

后悔深渊者大有人在。曾有一首死囚写下的《临刑

诗》：“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

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其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认识

一位官员，在位时收受贿赂，听到调查风声后悄悄将赃

款交给亲属藏匿，事发后其哥哥姐姐均因此受到牵

连。在法庭陈述时，他痛哭流涕，说自己一生最对不起

的人，就是他的哥哥姐姐，以前没沾到他什么光，现在

却因他的贪婪、自私和侥幸遭了殃！这种忏悔可能发

自内心，但于己于人已经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从侥幸到后悔，看似相距甚远，实则只有一步之

遥。若想没有“何必当初”的后悔，就要有不存侥幸的

清醒。“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唯有彻底摒弃侥

幸心理，坚决守住纪法的边界，用理性和自律走好生命

里的每一段旅程，人生才不会留下污迹和遗恨。

从
侥
幸
到
后
悔

胡
建
新

穿过大酉洞桃花就开了

石桌旁坐着五柳先生

流水环伺左右

半杯酒的春天绽放了两千年

太阳能路灯让小径有些恍惚

刚刚卸下笑声的秋千

转眼摇进了斑斓的抖音

而百米外市声渐浓

外卖小哥穿越了翻新的古代

总有些地方要留白

比如远方、原乡和遥远的梦

“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

一个擦肩而过，一个身在其中

酉阳桃花源记
干海兵

走进这家画室的时候，是一个春日的上

午。唐海燕面前的山水画已经打好了轮廓。

唐海燕拿起画笔，在清水里细细洗过，再

蘸了些淡墨，在砚台边掭两下，开始画远山。

画笔斜斜地从宣纸上滑过，线条波浪般起伏，

随着墨色慢慢洇开，淡淡的山影在眼前浮了

出来。再用同样的方法完成了近山，只是墨

色浓一点。然后开始画几棵松树，三两笔勾

勒出树干。接着是密密的松针。娴熟的技

法 ，让 人 不 敢 相 信 这 只 是 她 从 业 的 第 四 个

年头。

33 岁的唐海燕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

清早，把孩子送到学校后，便步行到画室上

班。唐海燕没有绘画基础，刚开始时担心自

己学不会、画不好，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

村里的这个画室。工资是计件的，画一幅画

20 到 30 元，一天可以画 6 幅，每个月能拿到

3500 到 5000 元。销售的事不用操心，由画室

统一销往外地。

画室的主人姓邱，曾在深圳一家油画基

地工作多年，一直想回乡创业，带领老家的村

民致富，考虑再三，选择了自己熟悉的行业，

创建了这家画室。工艺画分流程作业，最开

始唐海燕负责填色，这个步骤比较简单，上面

标好了序号，定好了颜色，只要填上相应的色

彩就行。唐海燕是个爱学习的人，一边填色，

一边看人家画，暗自琢磨，时间长了，便琢磨

出了些门道。填了 3 年色后，她尝试着画画，

没多久就画得像模像样。她也渐渐喜欢上了

这份工作——不是特别累，就在家门口上班，

工资也不算低，还能照顾孩子。

画的时间长了，唐海燕和这个画室里的

很多人一样，开始学着创作，把村里的风景画

下来。画室的墙上，就悬挂着很多他们创作

的画。雨中的村庄，烟雨迷离，草吐绿，柳条

抽芽，燕子在雨中斜飞。夏天的河流，河水卷

起水花，田野里，辣椒红了，荷花开满池塘。

秋天柿子红了，压弯了枝条，孩子们在树下欢

笑，葡萄架下饱满的葡萄一串串垂下来。冬

天的农舍，盖着厚厚的雪，檐角悬着冰挂，狗

缩在温暖的窝里。这些都是村里的寻常事

物，是村庄的日常，它们一一走进唐海燕他们

的笔下，成为画里的村庄。这里是湘赣交界

浏阳的一个村子，清澈的河水从田野中穿过，

四面青山叠翠，终年云彩飘拂，整个村庄就像

立于云彩之上。因此，每一幅画上都有不同

的云彩，成团的，成片的，丝丝缕缕的，云彩像

是这个村庄的名片。

画室里很安静，50 多个人各画各的，这些

人都是村子里的村民，经过培训后上岗。漫

步在画室里，看他们构图、勾线、着色，心像在

跟着笔走，融入了画中。

窗外，暖暖的阳光源源不断地倾泻下来，

油菜花铺满田野，桃花和李花在缤纷的阳光

中绽放。画室里，每个人拿着画笔，在描绘自

己的新生活。

农民画画
晓   寒

2 月风还凉时，满城红棉却已烧旺。刚入 3 月，春讯

已漫广州。

过中山纪念堂蓝瓦下，抬头撞见那片火。木棉王，花

硕大，栖高枝、无片叶，似把一冬蓄存的热全泼向晴空。

再读明末清初诗人陈恭尹的“粤江二月三月来，千树万树

朱华开”，方懂这壮阔。

石板缝苔青，木棉落花卧其上，花瓣厚挺，红得干

脆。拾起一朵，触感毛茸茸、粗粝有分量。红棉，这英雄

花名，不只开得烈，更在落得绝——不蜷不褪，坠地也带

着傲骨。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写过“天南烽火树，最是木

棉红”，那抹红是风骨底气。

布鞋擦石板发出声响，阿婆弯腰挑拣。“靓女，捡去煲

汤啊？”粤语问。阿婆笑时皱纹弯成月牙：“好嘢来噶。”红

棉晒干煲鲫鱼，祛湿最灵。

这话挑开了旧时光。小时候，阿嬷牵我去附近的农

讲所，小院里满树红棉热火朝天地开放，地上也有落下的

花朵。阿嬷弯腰，手帕铺地，一朵朵摆好，挑的是花萼还

青着的。用棉线串起挂在阳台晾，春日斜阳照，空气浮木

香。原来红棉既能擎天耀目，也能藏烟火温情。

《岭南采药录》记录红棉可消暑，五花茶有它，老火汤

更少不了。绵茵陈配红棉煲鲫鱼，文火慢熬，汤色清浅，

喝一口从喉暖到胃。广州春湿重，回南天墙渗水珠，骨缝

也像浸了水。一碗红棉汤下肚，湿意似被花暖化。扫春

寒，也扫心底的滞涩。

晚清诗人丘逢甲的“亭亭十丈霭春烟，冠岭真同火树

燃”，燃的不是孤高，而是烟火生机。

海珠广场，英雄雕像立于晨光中，不远处红棉盛放。

英雄与英雄花，遥遥相望。那红染透天际，也染透岁月

记忆。

小巷，晾杆从窗伸出，几串红棉晃风里。阳光晒，花

瓣收卷，晒干收入玻璃罐，日后一朵朵煲进汤里、泡进

茶里。

广州的春，是红棉先点燃的。轰轰烈烈地开，坦坦荡

荡 地 落 。 不 争 春 色 却 晕 染 最 浓 ，不 炫 锋 芒 ，把 风 骨 藏

最深。

这便是广州红棉，也是广州的模样：能高空擎日，也

能烟火安身；有英雄傲骨，也有生活柔情。像这座城，千

年商都繁华背后，永远藏着街巷的暖——一碗汤，一朵

花，一句诗，就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广州红棉早
张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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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

非一稿多投。

▲中国画《莽昆仑》，作者秦建新。


